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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载载】】

黄河口

[作者简介]

刘英亭，笔名英霆。出版有长
篇小说《暗斗》、《薄冰》，诗集《光
辉的囚徒》。作品发表于《诗刊》

《小说月刊》《山东文学》等报刊。
曾获首届山东青年作家文学奖一
等奖，第一、第七届东营市黄河口
文艺奖。长篇小说《暗斗》入选中
国作家协会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
持项目，长篇小说《大荒洼》入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优
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

我想了想，说：“可是，郑茹娟是
你的机要秘书，她的身份暴露了，能
不牵连到你吗？”

“这个你放心，我通过郑茹娟送
给你们的那些情报，都是故意给她
制造机会让她把情报偷走，或者是
我装作无意说漏了嘴透露给她的。
最多算是我用人失察。”说到这儿，
他竟然微微一笑，“其实，把她招进
上海区机关的不是我，而是许明槐。
要说用人失察之罪，首先要算到他
许明槐的头上。”

他的这些话并不难懂，可不知
道为什么，我当时竟然反复琢磨起
这几句话来。他见我不说话，会错了
意，对我说：“不过，你还是要赶紧离
开上海，因为我最多只能自保，无法
保护你的安全了。”

我说：“何兄，你想错了。这几年
来，我和你的交往很密切，这是很多
人都知道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我突
然不见了，会对你非常不利的。”

何霜田沉吟了一会儿，面色凝
重地说：“你在这儿，反而对我非常
不利。”

我感到诧异：“这怎么会呢？”
他叹了一口气，说：“从理论上

来说，任何一个人是不能熬过酷刑
的。”

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刚
要张口说话，他却一摆手制止了我。
说：“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这些年
我干这一行，见到的太多。很多人并
不怕死，但是却熬不过酷刑。所以，
你没必要冒这个险。再说，你一旦被
捕，很多事咱俩不一定能够完全做
到口径一致，一旦让他们找到破绽，
我反而更加被动。只要你离开了，我
的事你放心。”

我看他态度很坚决，而且他说
的也很有道理。与他分手以后，我立
刻回住处收拾了一下，结算了房租，
对房东说家里有急事，我要回一趟
老家。然后，雇了一辆黄包车，立刻
出了上海。

为了安全，我是在离开上海以
后，才给报社总编打电话，说家里老
母病重，我要立刻回老家一趟，等老
母病情好转以后再回报社效力。

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了近八
年的上海，去了苏区。

从此以后，我就与何霜田失去
了联系。直到1951年，南京市公安局
与我联系，说是找到了何霜田，并向
我求证何霜田是否为我党做过一些
工作。我立刻从上海赶往南京，很快
见到了何霜田。我没想到他的生活
会那么艰苦，一家四口完全依靠他
摆烟摊度日。我提出让南京市公安
局帮他找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
作，毕竟他曾经为我党做出过一些
贡献，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帮助他。可
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却拒绝了。当
时我感到很诧异，百思不得其解，他
为什么拒绝我党的帮助呢？但我从
他的目光和神情中可以看出，他有
难言之隐。大陆早已经解放了，虽然
国民党仍然在叫嚣着要我反攻大
陆。其实，我们很明白，这根本就是
不可能的。我想，何霜田也肯定是完
全明白这一点的。如果说他为国民
党尽忠，这就更荒唐了，他早就偷偷
地在出卖党国的利益了。

我看得很清楚，在我提出要给
他安排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妻子宋
晓莹是喜形于色的。虽然她没有说
话，但是我看出来了，她是很希望何
霜田能够答应的。我说：“老何，我们
是老同学了，也是多年的兄弟，我说
一句话，你别不高兴，凭你摆烟摊，
根本就无法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
我希望你为嫂子和孩子想一想。”

听了我的话，宋晓莹满含期待
地看着何霜田。我看到她几次欲言
又止。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我
真的希望何霜田能够答应下来。可
是，何霜田只是稍一犹豫，然后又很
坚决地摇了摇头。在那一刻，我明明
看到宋晓莹的脸上写满了绝望。

我不知道何霜田究竟有什么难
言之隐，直到今天我写这篇回忆录的

时候，仍然不知道。我想我不可能知
道了，因为何霜田早就在文革中去世
了。我虽然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个
无神论者。但是，在这一刻，我却多么
希望人死后真的有另一个世界。那
么，将来有一天，我或许会在另一个
世界里遇到何霜田，我一定要问问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拒绝我的帮
助？他心中到底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
的。我想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毫无顾
忌的把一切都告诉我的。

第三章 陈为民

陈为民这个名字是当年我在上
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用的化名。小刘，
你找到我这儿是不是费了好大的周
折？当然，对于你们那个部门，想找到
我可能也不用太费事。我这几年多
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中度过
的。唉！人老了，不中用了。我很少见
客。很多单位和个人的来访我都拒绝
了。可是，我却不想拒绝你。不要说什
么感谢的话，我见你，不是为了你，更
不是为了你所在的那个部门。而是为
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沈明生。

1929年初，我被老闸捕房的巡
捕给抓走了。什么？赵青山说是1928
年底？不对，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是
1929年1月17号，农历是腊月初七。
第二天就是腊八日。所以我记得很
清楚。赵青山说是1928年年底，可能
说的是农历。

租界的巡捕们是怎么突然怀疑
我的，又是为什么突然抓捕我的，这
些我都不清楚。当时，我的掩护身份
是建筑学家。我曾经在哈尔滨中俄工
业学校铁路建筑系学习。嗯，对。就是
现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我从铁路建
筑系毕业，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正在苦闷彷徨之际，组织安排
我来到上海。噢，我是在中俄工业学
校学习的时候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我是不是已经给你说过了？没
有。我年龄大了，说话就爱絮絮叨
叨，甚至经常是前言不搭后语。这个
请你原谅。我来到上海以后，进入周

公担任部长的组织部工作。1927年
“四·一二”政变之时，我随中央转移
至武汉。1928年底，我又奉命秘密回
到上海，协助周公开展工作。却不
料，被巡捕给盯上了。我当时的掩护
身份是建筑学家。所以，我随身的行
李中，就有一大箱子建筑方面的书
刊资料。巡捕们把我带走的时候，把
我那一箱子书刊资料也给抄走了。
那些资料被抄走倒没什么，问题是
在那些资料中藏着我党的几份秘密
文件。如果那几份文件被巡捕搜出
来，不仅我的身份会彻底暴露，而且
会给我党带来巨大的损失。巡捕们
把我带到巡捕房后，并没有立刻审
问我。我想他们肯定是先仔细搜查
我那一箱子书刊资料去了。我焦急
万分，却又无计可施。可奇怪的是第
三天，巡捕房就把我给放了。一名华
捕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就不敢相
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把我放了？我
站在那儿，呆呆地发愣。华捕见我发
愣，就干脆把我推出了房门。等到我
被推出巡捕房之后，我看见了外面
的天空，还有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
群，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我回头看了
看巡捕房的大门，心里却仍然充满
着疑惑。我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心里
打了一个激灵。莫非是他们已经发
现了那几份秘密文件，知道了我的
真实身份，故意放长线钓大鱼吗？我
如果到联络站去，必然被他们来一
个顺藤摸瓜，一网打尽。想到这儿，
我不敢回联络站了。我也不敢回到
自己曾经租住的公寓。想要到旅店
去住，可是被捕的时候，身上的所有
东西，当然也包括钱币，都被搜去
了。他们把我赶出来的时候，并没有
把钱还给我，倒是把我的那一箱子
书刊资料还给我了。我提着那个沉
重的箱子，站在大街上，四顾彷徨。

我从走出巡捕房以后，就不时地
回头，我发觉有一个人始终在不远处
跟着我，很是可疑。我想，这个人肯定
是巡捕房的暗探。现在，我无处可去，
走投无路，我不由得又回头看去。那
个人却不见了。我低下头来，心里直

打鼓。那个人怎么会不见了？一定是
他见我对他起疑，又见我站在大街上
不走，所以先躲藏起来了。我走到一
个拐角处，见四下里无人，急忙打开
那个大箱子，迅速地翻看了一遍，我
的冷汗一下子流下来。果然不出我所
料，那几份绝密文件不见了。我紧张
地又往四处看了看，深吸了几口气，
终于定下心来。我踌躇半晌，想不出
一个主意来。只得提着箱子，漫无目
的地走着。我知道，只要我不去与同
志们接头，暗探盯着我也没用。最终
他们必定会恼羞成怒，还会再把我抓
回去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抓回去
就抓回去吧。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
想到这儿，我下定了决心，大步向前
走去。就在我转过街角的时候，忽然
听到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想，
该来的终究会来的。看来他们要动手
抓我了。我猛的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后面一个人差点与我撞一个满怀。那
个人似乎一拐过街角，猛地见我站在
那儿，也是吓了一跳。我认出这个人
正是一直跟着我的那个暗探，我怒目
而视。他不去看我的眼睛，而是迅速
地向四周踅摸了一下，我不由得也向
四周扫视了一下，由于我刚刚拐过街
角，进入的是一个僻静的巷子，四周
竟然一个人也没有。那个人忽然从口
袋里掏出一包东西，往我手里塞过
来。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可我本
能地一挥手想要推却他的东西。他却
压低了声音说：“为民同志，这是一点
钱，你赶紧到东升客栈去住下。”

那个人说完这些话，把钱往我的
手里一塞转身就走。我愣了一会儿，
心里拿不定主意，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我们的同志呢？我犹豫了好大一会
儿，最后决定先按照他说的去做。再
说，我当时确实也是无处可去了。

我在东升客栈住下的当天晚
上，组织上就派联络员与我接上了
头。联络员转达了周公的指示。周公
指示说，我被老闸捕房逮捕以后，组
织安排人把我营救出来后，我已经
不适合再做地下工作了。所以，安排
我前往苏区。

在我离开上海的时候，组织上
安排了一个人与我同行，一起前往
苏区。这个人叫沈明生。在此之前，
我们并不认识。负责护送我们离开
上海的联络员，在介绍我们两个人
认识的时候，沈明生握着我的手，笑
着说：“为民同志，幸会幸会！”说实
话，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不愉快，
甚至说是很郁闷。我在周公手下做
地下工作，可以说做的还算是得心
应手。尤其是对周公的高尚人格和
坚定信念非常崇拜。那个时候，地下
工作的同志都为能够在周公手下工
作而自豪。我实在不愿意离开上海，
更不愿意离开周公。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竟然对我笑嘻嘻地，还说什
么“幸会”？我虽然与他握手，但是确
实是满脸的不快。联络员显然也看
出了我的不快，他又对我说：“为民
同志，明生同志也是因为你这一件
事要离开上海的。”

我听出话里有话，急忙问：“怎
么回事？”

联络员说：“具体情况我并不知
道，我只知道你们两个人是因为一
件案子而不再适合在上海做秘密工
作，所以不得不离开上海的。具体情
况还是问沈明生同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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